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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终生从事古典诗词之研

读与教学的工作者 ， 平时所阅读过的
古今词人之作不可谓为不多 。 无论其
为婉约豪放、 典雅俚俗或是正统新变，

其中自然不乏令人赏爱和感动的佳作。

而在如此众多的各色各样的作品中 ，

石教授的 《荔尾词 》 却别具一种迥异
于众的不平凡之处。

关于这种不平凡之特质的形成 ，

我以为最主要的因素是石教授生而具
有着一种特别善于掌握词之美感的 、

属于词人的心性 。 约言之 ， 词体中所
表现的 ， 乃是较之诗体更为纤美幽微
的一种美感特质 ， 清代常州词派之开
创者张惠言 ， 在其 《词选 》 一书中就
曾提出 ， 词之特质乃是 “兴于微言 ，

以相感动”， 可以 “道贤人君子幽约怨
悱不能自言之情”， 晚清的名学者王国
维 ， 在其 《人间词话 》 一书中 ， 也曾
提出 “词之为体， 要眇宜修”， 因此要
想写出真正属于词之特美的作品 ， 那
么我们首先所要求的 ， 就应是写词的
人要具有一种具含纤柔善感之特质的
词人的心性 。 而石教授作品中所表现
的 ， 可以说就正是这种词人之心性与
词体之美感的一种自然的结合。

据石教授在其所自撰的题为 《忧
谗畏讥———一个诗词的故事 》 一篇文
稿中之叙写来看 ， 他自幼就是一个敏
感而多忧思的少年 ， 生长于一个人际
关系级为复杂的大家庭中 ， 身为穷房
子弟的他 ， 所受之于父亲的教诲乃是
忍耐和承受。 而在他所阅读的小说中，

最能引起他共鸣的则是小说中的一些
弱者的心声 ， 如 《红楼梦 》 中林黛玉
所写的 《柳絮词 》， 《聊斋·诸生 》 一
篇中李遏云所吟的 《浣溪沙 》 词 。 这
些情思石教授统称之为 “忧谗畏讥 ”

之情 ， 而这应该也就正是石教授何以
将其自叙个人写作诗词之经历的一篇
文稿 ， 题名为 《忧谗畏讥———一个诗
词的故事 》 的缘故 。 私意以为 ， “忧
谗畏讥 ” 这一题名颇有两点深义可供
沉思。

第一点可供沉思者 ， 乃是这四个
字确实探触到了词之美感的一种特殊
品质 。 关于此种特质 ， 我在前文已引
述过张 、 王二家之说 ， 不过仍嫌不够
彻底 ， 他们都只能但言其然 ， 而未能
深言其所以然 。 所以这些年来我对于
词之美感特质的形成之因素 ， 曾经颇
作了一些反省的思索 。 首先于 1991

年 ， 我曾写了一篇题为 《论词学中之
困惑与 〈花间 〉 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
响 》 的长文 ， 以为词之特美的形成 ，

与早期歌辞之词中的女性叙写有着密
切的关系。 其后我于 1993 年又写了一
篇题为 《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
爱情词之美学特质 》 的长文 ， 对词之
美感特质作出了一些更为触及其本质
的探讨 。 在该文中我曾对于此种本质
试拟了一个 “弱德之美 ” 的名称 ， 以
为 《花间 》 词中之女性叙写固然是一
种 “弱德之美 ”， 即使是豪放派的苏 、

辛词之佳者 ， 其所含的也同样是一种
“弱德之美 ” ， 而且曾尝试加以申论 ，

说 “这种美感所具含的 ， 乃是在强大
的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
束和收敛的一种属于隐曲之姿态的
美 ”。 如此我们再反观前代词人之作 ，

我们就会发现 ， 凡被词评家们所称述
为 “低徊要眇 ”、 “沉郁顿挫 ”、 “幽
约怨悱 ” 的好词 ， 其美感之品质原来
都是属于一种 “弱德之美”， 又说 “就
是豪放词人苏轼在 ‘天风海雨 ’ 中所
蕴含的 ‘幽咽怨断之音’， 以及辛弃疾
在豪健中所蕴含的沉郁悲凉之慨 ， 究
其实也同是属于在外界环境的强势压
力下 ， 乃不得不将其 ‘难言之处 ’ 变
化出之的一种 ‘弱德之美 ’ 的表现 ”。

以上所叙写 ， 乃是我多年来对词之美
感特质加以反省后的一点认识。

而如今当我见到石教授以 “忧谗
畏讥 ” 四个字为标题 ， 来自叙其写词
之经历与体会时 ， 遂油然产生了一种
共鸣之感 。 我以为石教授所提出的
“忧” “畏” 之感， 与我所提出的 “弱
德之美 ” 在本质上原是有着相通之处
的 ， 也就是说这种感受和情思都是由
于在外界强大之压力下 ， 因而不得不
自我约束和收敛以委曲求全的一种感
情心态 。 我实在没有料想到石教授以
一位并非以诗词为专业的科学工作者，

竟然能以其天资所禀赋的词人之心性，

如此直接而敏锐的以其个人一己直观
的体验 ， 轻易地就掌握了词之美感的
一种最基本的特质 。 这自然是石教授

所提出的 “忧谗畏讥 ” 四个字之第一
点可供沉思之处。

至于第二点可供沉思之处 ， 则是
这四个字在中国文化传统中 ， 还蕴蓄
有一种丰富的内涵 。 它代表了中国传
统文化中之才人志士的一种普遍的心
态 。 先就这四个字的字面而言 ， 它们
就原是出于中国文化历史中之才人志
士的一篇名作 ， 那就是宋代范仲淹的
《岳阳楼记 》。 范氏文中所叙写的 “忧
谗畏讥 ” 的心态 ， 正是一位具有 “居
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 处江湖之远则忧
其君 ” 的 “以天下为己任 ” 的才人志
士的 “忧畏”， 所以 “忧谗畏讥” 四个
字所蕴含的 ， 实在不仅只是一种自我
约束和收敛的属于弱者的感情心态而
已 ， 而是在约束和收敛中还有着一种
对于理想的追求与坚持的品德方面之
操守的感情心态。 其为形虽 “弱”， 但
却含蕴有一种 “德 ” 之操守 。 而这也
就正是我之所以把词体的美感特质 ，

称之为 “弱德之美” 的缘故。

如果从石教授一生的为学与为人
的持守和成就来看 ， 他平生的一切可
以说就都是在忧患困苦之中完成的 。

据姜义安先生所写的 《春蚕颂———记
著名古农学专家石声汉教授 》 一文中

之记叙 ， 石教授曾在短短三年之内 ，

就写了 《齐民要术今释 》 97 万字 ，

《氾胜之书今释 》 58 千字 ， 《从 〈齐
民要术 〉 看我国古代农业科学知识 》

73 千字 ； 同时自己又把后两种书翻译
成英文本 ， 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 在国
外发行 。 当他的 《齐民要术今释 》 于

1958 年将第四册陆续出完时 ， 却正是
石教授在国内政治运动中被批判之时，

但石教授却并未因此而放弃他的科研
的志业和理想 。 1962 年 ， 他就又开始
了整理 《农政全书 》 的工作 。 当时他
白天还担任着教学和培养研究生的工
作 ， 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来整理 《农
政全书》， 而那时他还患着严重的哮喘
病 。 但只要喘息稍舒 ， 他就继续不断
地工作 。 他终于完成了 130 余万字的
《农政全书校注 》， 17 万字的 《农桑辑
要校注 》， 还有 《中国农业遗产要略 》

《中国古代农书评介》 《辑徐衷南方草
物状 》 等多种其他著作 。 而他最后的
文稿甚至是写在烟盒纸和报纸边上面
的， 则其处境之艰苦可知。

姜义安先生把他所写的那篇纪念
石教授的文章题名为 《春蚕颂 》 ， 一
方面固然因为石教授的讲学与著述之
工作 ， 其所做出的贡献 ， 真是如春蚕

吐丝之至死方休 ； 另方面也因为石教
授自己曾写过以 《春蚕梦 》 为题的十
二首 《忆江南 》 词 。 词前有一小序 ，

石教授自谓此十二首词乃因其于 “岁
暮检书 ” 之际 ， 偶见其旧作 《生命新
观 》 之弃稿而作 ， 则其以春蚕吐丝
自喻其倾注心血以从事著述的喻意 ，

固属显然可见 。 下面我们抄录其中
的两首 ：

忆江南·丝 （积稿）

抽不尽， 一绪自家知。 烂嚼酸辛肠

渐碧， 细纾幽梦枕频移， 到死漫馀丝。

忆江南·衣 （成册）

裁制可， 依梦认秾纤。 敢与绮纨争

绚丽， 欲从悲闵见庄严， 压线为人添。

这两首词从蚕之吐丝经织帛而裁剪成
衣 ， 以喻写才人志士之撰述之积字成
稿以至于装订成册 。 第一首词开端
“抽不尽， 一绪自家知” 二句， 是写蚕
之吐丝一如人之由心血抽绎成篇 。 蚕
之丝绪唯蚕自知 ， 一如人撰述之用心
亦唯人自知 ， 故曰 “抽不尽 ， 一绪自
家知 ”。 至于 “烂嚼酸辛肠渐碧 ” 句 ，

表面自是写蚕之嚼食桑叶 ， 乃至通体
变为碧色 ， 而其所喻者则是人之生活
虽茹苦含辛， 而内心中所酝酿蓄积者，

则为一腔碧血 。 至其下句之 “细纾幽
梦枕频移”， 表面自应仍是写蚕在吐丝
时其头部之左右摆动之状 ， 故以 “枕
频移 ” 为喻 ， 而另一面则 “枕频移 ”

三字却也正可以喻示人在撰述时之用
心思考虽就枕而不能安眠之状 。 只此
“枕频移” 三字已经把蚕与人之形象和
情思都写得极好 ， 何况上面还有 “细
纾幽梦 ” 四个字 ， “梦 ” 就人而言 ，

自可喻示其撰著所追求之理想 ； 至于
就蚕而言 ， 则其一世之缠绵辛苦吐丝
自缚所追求者 ， 倘亦有一理想存于其
间者乎。 至末句结尾之 “到死漫余丝”

五字， 则写人生之苦短， 志意之苦多，

至死而仍意有所不尽 ， 一如蚕之到死
而仍有余丝 ， 真是把才人志士的理想
和悲哀写得如此之沉痛缠绵 。 至于次
一首开端的 “裁制可 ， 依梦认秾纤 ”

二句 ， 则以蚕丝之裁帛制衣 ， 喻示人
之写稿成册 ， 而 “梦 ” 则喻示所追求
之一种理想 ， 最后获得之成果自应求
其与最初之理想相符合 ， 故曰 “依梦
认秾纤 ” 也 。 其下二句之 “敢与绮纨
争绚丽， 欲从悲闵见庄严”， 则为石教
授自写其辛苦之著述 ， 并无在世间与
人争求美名之意 ， 而不过只是为了欲
将所思所得贡献给人世的一点悲悯之
心愿而已 ， 然则此种工作之辛劳 ， 岂
不为一大庄严之事 ， 故曰 ： “欲从悲
闵见庄严 ” 也 。 而结之以 “压线为人
添”， 乃是引用唐人秦韬玉 《贫女》 一
篇中之 “苦恨年年压金线 ， 为他人作
嫁衣裳 ” 的诗句 ， 写贫女之为人作嫁
衣 ， 以表示其一世之辛劳全是为他人
而并无为一己个人之意 。 至于 “压金
线 ” 三字 ， 则是写其积压的有待完成
的工作之多 。 石教授这一组词全部以
春蚕之吐丝、 作茧、 织帛、 裁衣为喻，

以自写其一生之辛劳工作之全部为人
而全无为己之心意 。 喻象之美与托意
之深 ， 二者结合得既优美又贴切 ， 既
有词人之纤柔善感之心性 ， 又有才人
志士之理想与坚持 ， 其所体现的品格
与才质之美 ， 也就正是石教授所提出
的 “忧谗畏讥 ” 四个字之深层意蕴的
另一点可供沉思之处。

以上我们是就石教授所自撰的
“忧谗畏讥” 一文， 对其作为一个词人
在品格和心性方面所具备的不平凡之
处所做的一些探讨 。 而除去这些在本
质方面的不平凡之处以外 ， 石教授的
词之所以使人感动和欣赏 ， 实在还由

于他在题材之选择与表达之方式方面，

也有一些不平凡之处。

石教授在 1958 年写给其长子定机
的一页便笺上 ， 曾经自叙说 ： “老蹇
蹉跎五十一年 ， 平和不甚以显达荣乐
为怀 ， 尤不欲人以词人文士见目 。 少
年学作韵语 ， 只以自写块垒 。 ” 只这
一段话 ， 就充分显示了石教授的词之
所以迥异于一般人的不平凡之处了 。

因为就一般人而言 ， 作为一个喜欢写
作诗词的作者 ， 总不免有两点习气 ，

其一是对自己之作品常不免有矜持自
喜之意 ， 其二是在朋友间常不免有以
作品为酬应之时 。 而石教授则绝无此
两点习气 ， 他在其词中所写的都是最
真诚最深切的胸中之 “块垒 ” ， 下面
我们抄录他的三首词作 ：

清平乐

漫挑青镜 ， 自照簪花影 。 镜里朱

颜原一瞬 ， 渐看吴霜点鬓 。 宫砂何事

低徊， 几人留住芳菲。 休问人间谣诼，

妆成莫画蛾眉。

柳梢青

缱绻残春， 簪花掠鬓， 坐遣晨昏 。

臂上砂红 ， 眉间黛绿 ， 都锁长门 。

垂帘对镜谁亲 ？ 算镜影相怜最真 。 人

散楼空， 花蔫镜黯， 尚自温存。

前调

休问余春， 水流云散， 又到黄昏 。

洗尽铅华 ， 抛残翠黛 ， 忘了长门 。

卷帘斜日相亲 ， 梦醒后翻嫌梦真 。 雾

锁重楼， 风飘落絮， 何事温存。

这三首词 ， 据石教授所自言 ， 乃是他
读了王国维之 《人间词 》 中的 《虞美
人 》 （碧苔深锁长门路 ） ， 及 《蝶恋
花 》 （莫斗婵娟弓样月 ） 两首词后的
有感之作 。 王氏之词所写的 ， 乃是以
闭锁长门的蛾眉自喻 ， 慨叹于谣诼之
伤人 ， 但在被伤毁和被冷落中 ， 词人
却仍坚持着一种 “且自簪花坐赏镜中
人 ” 的不甘放弃的理念 ， 这种心态自
然正是石教授所说的属于 “忧谗畏
讥”， 也就是我所说的 “弱德之美” 的
感情心态 。 而这自然也正是石教授何
以会被王氏的这两首词所感动了的缘
故 。 不过石教授由此一感动所引生的
三首词 ， 则已经超越了王氏原词中的
心态 ， 而更增加了反复思量的多层的
意蕴 。 从怅惘于 “芳菲 ” 之不能 “留
住”， 到 “花蔫镜黯” 而仍不肯放弃的
“尚自温存 ”， 再转到 “梦醒 ” 后之彻
底放弃的 “何事温存”， 这其间石教授
所表述的情思和意念 ， 真可以说是幽
微要眇百转千回， 像这种题材和意境，

岂止不是一般以文学为羔雁之具的人
所能企及 ， 也不是一般只会写伤春悲
秋以诗酒风流自赏的词人文士所能达
致的。

传统题材和现代题材都能驾驭 ，

短令和长调均擅长 ， 抒情和咏物皆动
人 ， 总之石教授之词 ， 在现当代之作
者中 ， 其成就极为难能可贵 ， 足可自
树一帜 。 前南开大学校长吴大任先生
曾在纪念石教授的 《怀声汉 》 一文中
写道 ： “我希望这些词及其笔迹将作
为文化遗产永远保存。” 我与吴校长有
相同的愿望。

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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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弱德之美”？
叶嘉莹

孙超

理查德·哈库利特的 “经略海洋” 史
哈库利特是谁？ 一个熟悉又陌生的

名字。

理查德·哈库利特 1552 年出生于伦
敦一个皮革商家庭。 年幼丧父后， 受资
助去牛津大学读书。 1568年， 他拜访了
同名的表兄———律师哈库利特。 后来他
如此回忆这次拜访： “当时， 一本宇宙
学的书在他的桌子上摆放开来， 边上还
有一幅世界地图； 他见我好奇， 便给我
讲解开来。” 这段情节成为英国海洋史中
的一个经典时刻 ， 被视为英国人研究
“经略海洋” 问题的开端。

1588年， 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
事件， 给予整个英国极大的信心， 政治层
内 “经略海洋” 派群体崛起， 给予哈库利
特的研究事业以巨大支持。 1620年， 哈
库利特撰写的 《英国民族的伟大的航程、

旅行与发现》 全文出版。 这部 《伟大的航
程》 已成为早期英帝国史书写的 “原典”。

但是， 在 19世纪麦考莱史学传统的影响
下， 英国人所认知的历史学主要用于处
理国内问题和欧洲权力关系， 这部书往
往被归为地理作品。 近年来， 后现代历
史学摆脱了特定史料的束缚， 人们发现
哈库利特的作品就是一部近代早期人类
的文化冲突史和文明交往史， 由是， 哈
库利特得以以历史学家身份进入学术界
视野。 2016年， 牛津大学纪念这位海洋
史上的经典作家逝世 400 周年， 学者们
从各国角度论述哈库利特著作中的本国
形象， 这次会议也是哈库利特首次以
“全球史家” 身份进入历史学叙事。 在经
历了 19—20世纪的低潮后， 全球化进程
又让 “哈库利特热潮” 重返学术舞台。 我
们有必要重新理解哈库利特是如何在不列
颠海洋帝国成长的初始阶段界定了英国人
的时空记忆和帝国观念的。

面 对西班牙海洋帝国的成就， 哈
库利特在 1587 年开启一项计划

“以有序的方式收集我们国家的海洋材
料……为了让子孙后代知道， 他们今日
享受的一切源自他们父辈的努力， 并且
这样可以激励他们抓住机会大干一番”。

到 1589年秋天， 《伟大的航程》 第一部
分出版， 包括了 1000 多年的英国航海
史， 可看作这一心愿的一次了却。 哈库
利特想证明英国航海业的古老性， 开篇
即谈到， 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在
公元 337年前往耶路撒冷旅行是英国航
海业的开端。 他也提出是中世纪的英国
人首先发现了美洲， 证据是所谓的威尔
士王子马多克在 1170年去佛罗里达的传
闻———证明不列颠人比哥伦布或韦斯普
奇更早到达美洲。

哈库利特把西班牙作为英国的参照
物。 他为此翻译了西班牙史家皮埃特罗·
马蒂尔·丹吉埃拉的名著 《新世界几十
年》， 并在给沃尔特·雷利爵士的信中盛
赞了这种新世界史写作的意义： “他用
最庄严的方式， 给美洲披上了拉丁的外
衣， 从而让学界都能了解它。” 哈库利特
的翻译工作隐含着他对英国在 16世纪殖
民开拓热潮中落后现状的惋惜之情， 他
希望英国人能够学习西班牙的先进经验，

为此， 他提出了学习西班牙海洋史的三
重意义： 可以帮助英国人获得殖民开拓
的勇气； 能够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 也
是英国人获得灵魂拯救的方式。

不过， 由于西班牙在 16世纪后期给
英国海洋国家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哈库
利特对于西班牙海洋帝国建立的历史也

持有批评态度。 他翻译了西班牙传教士
拉斯·卡萨斯的著作 《西班牙的征服》。

在该书前言部分， 谈及西班牙的 “残暴”

统治给欧洲带来的恐惧。 他进而提出，

英格兰不应当惧怕西班牙， 反而应该在
美洲建立殖民地， 因为 “如果我们锐利
的双眼能够看穿西班牙的弱点， 并且下
定决心用优势兵力在世界面前揭穿他们，

西班牙人将成为世界的笑柄”。

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搜集整理， 哈库
利特的海洋史书写重塑了英国人对海洋
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自信。 在他笔下， 近
代以来的英格兰正在重建海洋国家， 一
方面要向先进的西班牙学习， 另一方面
又无需惧怕它。 哈库利特以民族记忆的
捍卫者自居： “（我） 为我们国家的利益
与荣耀辛劳多年， 我游历各地且耗费不
少， 只为了将淹没无闻的古老之物带入
到光明之中， 只为了我们英格兰民族近
年来在探险方面的某些记忆不至于被贪
婪的消亡之牙给吞噬掉。”

1
583 年， 哈库利特在纪念海上溺
亡的好友帕美纽斯时感叹： “海

洋的广度有几何， 广度有几分/他们远离
了陆地！ ……海洋的牙齿吞没了无数的
生命， 这只需一小会儿。” 或许是受此影
响， 哈库利特在读到 《圣经·诗篇 107》

中上帝在海上行奇迹拯救遇难者的故事
时深受感触， 并表示自己之所以从事海
洋史的书写工作是受到了 《圣经·诗篇
107》 的启示： “我在其中读到， 他们乘
船深入大海， 他们在伟大的海域中活动，

他们在深海中寻找主的成果和奇迹。” 这

句话被认为是 “英格兰爱国主义的一次
宣言”， 因为在哈库利特的著作中， 这种
海洋探险带来的不仅是危险和拯救， 还
有新的空间意识。

首先， 在全球扩张阶段， 哈库利特
重新定位了不列颠岛的位置。 哈库利特
意识到， 英格兰的特点是 “为海洋所环
绕”， 英格兰的历史是 “王公们跨越大海
征战四方” 的过程， 都凭借了英格兰岛
的位置优势， 即北大西洋航海虽然有着
“巨大的艰难和十足的痛苦”， 但也 “享
受夏季持续晴朗的白天而无黑夜之幽
暗”。 哈库利特也指出英格兰具有的劣
势， 即过分重视农业以及与欧洲大陆过
于密切的关系。 他以历史上雅典的优越
性为例说明， 英格兰人应该把自己的城
市想象成岛屿， 把自己想象为岛民， 允
许自己抛弃陆地农业， “谁掌握了海洋，

就掌握了贸易； 他就会成为世界贸易之
主， 世界财富之主”。

之后， 哈库利特按照方位提出了英
格兰对西部美洲和东方亚洲实行不同地
缘战略的构想。 在哈库利特看来， 北美
的战略意义在于它将为英格兰提供充足
的物质资源， 从佛罗里达可以进口枣、

柏木、 香料以及大量珍珠和金子。 他在
论述英国在历史上与北美地区的关系后
认为， “从佛罗里达到北纬 67度之间美
洲的所有权” 是当初英国国王通过授予
塞巴斯蒂安·卡波特特许状时确定下来
的， 而且这片领土 “距离 （伊丽莎白）

女王陛下的王国要比距离欧洲其他国家
近得多”。

哈库利特晚年还将视野转向亚洲海

域， 格外关注英国与东方国家的关系。

他记载了约翰·纽伯里在 1583 年携带伊
丽莎白女王书信给中国皇帝这件事情。

女王在信中表示： “我西方诸王从相互
贸易中所享受之利益， 您及您的治下之
臣属当一体享有。 我们既向您输出我们
所富有之物， 也会输入我们需要之物。

鉴于我们互相需要， 亦当互相支持。” 这
封信虽然最后没能送到万历皇帝手中，

但显示了英国人对于建立中英贸易关系
的强烈心情。

另外， 哈库利特对于英国在大西洋
内部北方和南方也有着不同的发展策略。

由于南部大西洋最先为西班牙和葡萄牙
人所开辟， 英国人几乎无法染指南美洲
大陆， 所以他认为英国应该关注非洲，

达到排挤葡萄牙人的目的。 对当时英国
开拓的重点区域北大西洋， 则采纳荷兰
学者格劳秀斯的 “海洋自由” 观念。 哈
库利特认为 1551年英国经东北航线建立
与莫斯科的贸易关系只是第一步， 接下
来应该沿着俄罗斯北部边缘， 然后再顺
着亚洲的海岸南下最终打通东北航线，

从而实现东西方世界商品自由交易。 在
哈库利特著作中， 不列颠岛周围直到北
美的大西洋海域是属于英格兰的 “封闭
之海”， 不容他人染指， 所以他也提出了
防止荷兰、 挪威和苏格兰 “侵犯” 英国
北海渔业权和北美殖民地独占权的措施。

正如布罗代尔所说， 1558 年英格
兰丢失加莱城后 ， “英国不知不觉地
变成……一个岛屿， 即一个与大陆隔离
开的独立地域”。 这种海岛心态将英国从
欧洲边缘地带拉到了北大西洋的中心位

置： 不列颠西部海域由英格兰独享； 亚
欧大陆的东方海域则是奉行 “自由海洋
贸易” 的寄托所在； 北方海域是打通通
向东方海域的路径； 对南方海域保持谨
慎态度， 但在合适时期， 准备随时干预
非洲和南美洲。

虽 然哈库利特对于建立海洋帝国
秉持强烈的渴求态度， 但他对

于不列颠帝国的扩张又心存疑虑。 构建
“完美的共同体” 而不是所谓的扩张型
帝国， 才是他的终极目标。 与 19 世纪
英国人所追求的全球海洋帝国的理念不
同， 哈库利特的海洋帝国是一种有限帝
国观念， 范围主要集中在北部大西洋区
域。 在帝国区域内部追求独享的权力，

而帝国外部更多地追求和平的贸易。 哈
库利特希望英国的海洋帝国是与西班牙
的领土帝国不一样的商业帝国。 在他看
来， 贸易的背后不一定是殖民活动， 与
亚洲的良好商业关系是英帝国的追求。

这种帝国战略是出于英帝国当时实力的
理性考量， 无须过分美化 ， 因为就在
1620年， 为保护英国在俄罗斯的贸易利
益， 英王詹姆士一世曾认真准备对俄罗
斯的军事远征， 一度想把莫斯科纳入自
己 “帝国” 的范畴。 世界历史中常见的
贸易带来军事征服的帝国主义模式很快
就出现了。

总之， 哈库利特通过为新生的英帝
国作传， 重构了英国人对 “经略海洋”

的历史记忆， 并且强调英国自我定位应
从欧洲大陆边缘地带转变成为北部大西
洋的核心地区。 400 年来， 英国至今仍
是最重要的海洋国家， 而在英国 “经略
海洋” 历程的谱系中， 哈库利特是一位
开拓者， 也是英国海洋民族观念的一位
缔造者。

日前斩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

纪录片奖的 《掬水月在手 》， 以独

特的影像语言 ， 诠释了古典诗词

大家叶嘉莹先生提出的 “弱德之

美 ”。 不少读者 、 观众 、 学者受感

染而有所体悟 ， 通过各种传媒渠

道分享心得 。

大家注意到， 1993 ?， 叶嘉莹

从朱彝尊的 《静志居琴趣 》 出发 ，

提出 “弱德之美” 这一词之美感特

质。 一时间， 朱彝尊仿佛被推崇成

了 “弱德之美” 的代名词， 令叶嘉

莹先生本人都颇感讶然。 叶先生为

此特请她所喜爱和信任的 《文汇

报》 发表声明：

我所提出的 “弱德之美 ”， 只

限于朱彝尊的 《静志居琴趣》 这一

卷词。 近代词论家陈廷焯所赞赏的

朱彝尊的 《桂殿秋 》 并不包括在

内。 朱彝尊以后所写的词———那时

他的姨妹结婚之后再回到娘家与他

又有所来往———也不包括在内。

叶先生愿以 “弱德之美” 这一

词论原创者身份 ， 通过本报给予

这一概念最详细 、 最全面的梳理

和解析 。 她尤推崇近代词人石声

汉先生的 《荔尾词存 》， 认为无论

是词人还是词作 ， 均完美体现了

“弱德之美”。

石声汉 （1907—1971） ， 农史

学家、 农业教育家和植物生理学专

家。 叶先生与石教授并不相识。 石

教授与南开 大 学 前 校 长 吴 大 任

（1908—1997） 是挚友 。 吴校长夫

妇雅爱诗词， 1979 ?起， 每逢叶先

生从加拿大温哥华飞回南开， 他们

便常来听课。 以诗词为媒， 以情感

为缘， 叶先生因而读到石声汉教授

险些毁于故纸堆的遗作 《荔尾词

存》， 动容之余慨然作序。

今日刊出的文章 《何为 “弱德

之美”？》， 即由该序专做整理而成。

序言写于 1998 ? ， 彼时石教授已

殁 27 ? ， 吴校长故去不久 。 如今

虽又过 20 余载 ， 但 “弱德之美 ”

的神奇之力， 依旧能挽起先生与他

们、 我们与先生、 我们与他们的情

感链接。 （江胜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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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尤推崇近代词人石声汉先生
的 《荔尾词存》， 认为无论是词人还

是词作， 均完美体现了 “弱德之美”

← 石声汉 （1907—1971）， 农史学家、

农业教育家和植物生理学专家


